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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跟
老
同
學
敘
舊
。
人
到
中
年
，
必
會

談
到
如
何
面
對
老
和
死
。
有
人
很
怕
死
，
怕

死
得
醜
樣
，
到
時
臉
容
不
漂
亮
，
怕
沒
有
尊

嚴
。
有
人
沒
那
麼
怕
，
不
過
可
能
是
因
為
死

亡
未
逼
近
而
已
。
有
個
從
小
到
大
都
很
美
麗

的
女
同
學
說
，
原
來
她
廿
多
歲
開
始
，
就
發
現
一

隻
眼
睛
出
問
題
，
醫
生
說
是
眼
底
有
一
處
微
絲
血

管
滲
血
，
使
那
眼
看
東
西
很
矇
，
幸
好
另
一
隻
眼

睛
沒
事
，
可
以
正
常
生
活
、
看
書
、
開
車
，
這
樣

就
過
了
廿
多
年
。
這
病
沒
藥
可
吃
，
也
沒
手
術
可

醫
。
唯
一
可
以
做
的
，
就
是
繼
續
一
天
一
天
從
容

地
生
活
下
去
。

說
得
也
是
。
這
同
學
除
了
美
麗
之
外
，
還
有
一

種
淡
定
，
是
很
少
人
有
的
。
她
說
就
是
因
為
廿
多

歲
已
知
道
患
上
﹁
不
治
之
症
﹂，
一
隻
眼
睛
可
能
慢

慢
會
盲
，
所
以
很
年
輕
就
學
懂
放
開
了
，
鎮
定
地

過
日
子
。
病
情
沒
得
揀
，
態
度
可
以
變
。

另
一
宗
是
我
公
司
一
位
八
十
後
女
孩
。
兩
星
期
前
她
拿
了

幾
天
假
，
跟
朋
友
興
高
采
烈
去
泰
國
一
個
小
島
玩
，
怎
知
樂

極
生
悲
，
在
島
上
騎
小
型
電
單
車
回
酒
店
時
翻
車
，
出
了
意

外
，
眼
角
割
去
片
肉
，
手
腳
也
擦
傷
了
，
在
當
地
診
所
縫
了

幾
針
，
幸
好
沒
斷
骨
或
內
出
血
。
馬
上
回
曼
谷
再
回
香
港
，

看
醫
生
，
洗
傷
口
，
照
X
光
，
做
一
大
番
善
後
工
作
。
手
腳

很
快
沒
事
了
，
眼
角
的
傷
口
前
天
也
去
拆
線
，
但
就
是
額
上

留
了
條
小
疤
痕
。
我
們
都
跟
她
說
，
不
要
擔
心
，
過
一
些
日

子
會
淡
的
，
而
且
現
在
醫
學
美
容
發
達
，
要
對
付
這
道
小
疤

不
會
很
難
。
不
過
她
後
來
告
訴
我
，
拆
線
那
天
，
看
見
眉
上

的
新
疤
，
知
道
以
後
都
要
揹

這
東
西
做
人
，
以
前
是
沒

的
，
現
在
有
了
，
回
到
寫
字
樓
還
是
忍
不
住
伏
在
桌
上
哭
起

來
。我

們
說
，
要
往
好
處
想
，
今
次
只
受
了
輕
傷
，
安
全
回

來
，
已
是
很
幸
運
。
我
們
鼓
勵
她
多
跟
人
分
享
感
受
，
不
要

藏
在
心
裡
，
想
哭
就
哭
出
來
，
要
投
入
正
常
的
生
活
，
別
困

在
家
。
其
實
小
疤
是
在
頭
髮
可
蓋
住
的
位
置
，
並
不
顯
眼
，

但
女
孩
子
的
心
事
也
不
難
明
白
。
她
出
事
後
，
說
話
慢
了
，

人
從
容
了
，
明
白
甚
麼
是
危
險
，
甚
麼
是
失
去
。
她
長
大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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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大
慶

從 容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劉
登
翰
主
編
的
︽
香
港
文
學
史
︾，
如
此
評
論
黃

天
石
：

﹁
黃
天
石
從
純
文
學
創
作
出
發
，
戰
後
返
港
才

迫
於
生
計
，
改
以
傑
克
筆
名
，
順
應
出
版
商
的
要

求
，
寫
起
迎
合
小
市
民
趣
味
的
言
情
小
說
。
﹂

所
謂
﹁
從
純
文
學
創
作
出
發
﹂，
實
是
大
謬
。
初
出
道

的
黃
天
石
，
所
寫
的
作
品
，
是
正
統
的
﹁
鴛
鴦
蝴
蝶

派
﹂，
這
在
一
些
﹁
嚴
肅
﹂
的
文
評
家
眼
中
，
完
全
不

﹁
純
﹂。
黃
天
石
本
人
後
來
也
大
徹
大
悟
，
曾
試
棄
﹁
鴛

蝴
﹂，
改
寫
純
文
學
，
但
不
成
功
，
那
才
以
﹁
傑
克
﹂
之

名
寫
起
流
行
小
說
來
。
但
這
些
流
行
小
說
，
﹁
情
﹂
猶

在
，
有
些
作
品
卻
加
插
了
﹁
時
代
風
雲
﹂，
然
只
點
到
即

止
，
仍
是
﹁
兒
女
情
多
﹂。
但
單
單
這
些
小
的
﹁
風
雲

氣
﹂，
已
令
傑
克
與
一
般
言
情
小
說
家
迥
異
，
也
可
從
中

探
究
出
他
的
政
治
思
想
。
這
種
﹁
言
情—

國
難
﹂
的
傳

統
，
直
追
清
末
的
廣
東
小
說
家
吳
趼
人
，
也
與
民
國
的

張
恨
水
遙
相
比
肩
，
故
文
化
界
中
有
﹁
南
黃
北
張
﹂
的

稱
號
。

一
九
二
一
年
十
月
︽
雙
聲
︾
創
刊
。
第
一
和
第
二

期
，
黃
天
石
發
表
了
︿
碎
蕊
﹀
和
︿
誰
之
妻
﹀
兩
篇
小

說
。
這
兩
篇
小
說
﹁
鴛
蝴
﹂
味
重
。
黃
天
石
以
所
謂

﹁
放
腳
式
﹂
白
話
文
來
書
寫
，
被
論
者
指
為
﹁
剛
由
文
言

解
放
出
來
﹂，
是
當
時
﹁
最
大
的
特
點
﹂，
和
﹁
應
該
說

是
一
種
進
步
﹂。
這
種
評
論
不
啻
是
諷
刺
，
因
為
不
久
，
黃
天
石
就

操
起
文
言
來
了
，
並
且
成
為
正
宗
的
﹁
香
港
鴛
蝴
派
﹂。

︽
雙
聲
︾
之
後
，
黃
天
石
出
版
了
兩
本
文
言
小
說
集
。
其
一
是

︽
紅
心
集
︾
第
一
種
︿
缺
月
重
圓
記
﹀，
另
一
部
是
︽
紅
鐙
集
︾。
除

這
兩
部
外
，
另
有
︽
紅
心
集
︾
第
二
種
︿
對
門
兒
女
﹀，
缺
版
權

頁
，
料
是
︽
紅
心
集
︾
第
一
種
之
後
的
產
品
，
出
版
於
︽
紅
鐙
集
︾

之
前
。
夾
在
兩
部
文
言
之
間
，
這
書
卻
又
以
﹁
放
腳
式
﹂
白
話
文

書
寫
。
看
來
，
黃
天
石
是
在
﹁
賣
弄
﹂
他
的
文
字
本
領
。

︿
對
門
兒
女
﹀
中
，
篇
首
黃
天
石
有
如
此
自
述
：

﹁
天
石
生
道
，
這
個
乾
燥
無
味
的
世
界
，
有
什
麼
﹃
情
﹄
可

說
，
做
小
說
的
朋
友
卻
偏
要
造
成
許
多
空
中
樓
閣
、
泣
翠
啼
紅
，

說
個
不
了
，
賺
取
閱
者
的
眼
淚
，
引
起
情
人
的
煩
惱
。
名
士
美

人
，
千
篇
一
律
，
其
實
茫
茫
大
地
，
有
幾
個
真
名
士
，
有
幾
個
真

美
人
，
足
供
小
說
家
的
寫
真
。
說
句
笑
話
，
把
近
來
出
版
的
﹃
鴛

鴦
蝴
蝶
派
﹄
小
說
捆
成
一
束
，
美
人
名
士
真
可
量
斤
出
賣
哩
。
﹂

這
對
﹁
鴛
蝴
派
﹂
委
實
是
嘲
諷
。
所
以
，
他
這
部
︿
對
門
兒
女
﹀

﹁
不
願
意
再
談
美
人
名
士
的
豔
史
，
且
寫
幾
個
浪
婦
蕩
子
，
一
樣
有

真
性
情
，
一
樣
有
真
面
目
﹂，
其
意
是
棄
﹁
才
子
佳
人
﹂
模
式
，
來

個
創
新
的
﹁
浪
婦
蕩
子
﹂
式
，
但
不
理
甚
麼
式
，
從
﹁
內
在
形
式
﹂

來
考
察
，
黃
天
石
的
創
作
態
度
、
情
調
、
目
的
，
及
較
為
粗
糙
的

題
材
和
受
眾
的
範
圍
來
看
，
︿
對
門
兒
女
﹀
仍
屬
﹁
鴛
蝴
派
﹂。
只

不
過
，
他
撇
離
﹁
才
子
佳
人
﹂
的
陳
舊
模
式
而
已
。
至
於
︿
缺
月

重
圓
記
﹀
和

︽
紅
鐙
集
︾，
則

是
正
宗
的
﹁
鴛

蝴
派
﹂。

內
地
學
人
寫

的
︽
香
港
文
學

史
︾
，
只
是

﹁
隔
岸
觀
花
﹂

而
已
，
看
不
到

真
實
的
黃
天

石
。

「隔岸觀花」的批評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廿
年
前
中
秋
節
前
後
總
常
聽
到

過
這
一
句
廣
告
：
﹁
秋
風
起
，
三

蛇
肥
﹂，
昨
日
女
兒
如
風
問
起
﹁
那

時
指
三
蛇
是
指
哪
三
種
蛇
呢
？
又

抑
或
泛
指
秋
風
起
了
，
蛇
類
都
上

足
了
營
養
準
備
過
冬
，
此
時
吃
蛇
最
是

肥
美
了
？
﹂

非
也
，
蛇
類
眾
多
人
們
多
是
一
蛇
以

概
之
，
說
起
來
方
便
一
些
，
如
通
常

說
：
﹁
吃
蛇
最
好
是
﹃
龍
虎
鳳
大
會
﹄。
﹂

龍
虎
鳳
便
是
﹁
蛇
、
貓
、
雞
﹂
三
種
肉

拆
絲
合
燴
成
羹
，
這
樣
一
鍋
蛇
、
貓
、

雞
燴
羹
集
三
種
高
蛋
白
質
肉
類
精
華
，

味
道
鮮
冶
之
極
，
廣
東
人
最
喜
自
食
或

宴
客
，
補
身
又
好
味
。
但
近
廿
年
南
中

國
珠
三
角
漸
而
無
人
吃
貓
，
所
以
﹁
龍

虎
鳳
﹂
自
廿
年
前
已
近
絕
跡
。
不
過

﹁
三
蛇
肥
﹂
如
今
仍
有
人
叫
，
此
﹁
三
蛇
﹂

則
指
三
種
毒
性
極
強
之
蛇
，
捕
蛇
者
和
蛇
商
都
說
這

三
種
毒
蛇
肉
合
而
熬
湯
羹
，
補
氣
血
之
藥
性
甚
強
。

現
代
蛇
店
很
多
仍
推
崇
此
味
，
賣
給
顧
客
價
錢
特

貴
，
這
蛇
店
賣
之
﹁
三
蛇
﹂
和
上
述
所
指
之
﹁
龍
虎

鳳
﹂
完
全
不
同
，
乃
是
專
指
﹁
過
樹
榕
、
金
腳
帶
和

飯
鏟
頭
﹂
三
種
毒
蛇
，
三
種
都
有
劇
毒
。
以
前
賣
蛇

者
都
愛
拿
來
嚇
唬
人
，
說
此
三
類
毒
蛇
一
咬
下
可
以

置
人
死
地
，
甚
麼
﹁
俾
佢
噬
一
噬
，
唔
食
廣
東
米
，

俾
佢
鏟
一
鏟
，
買
定
四
塊
板
﹂，
意
即
是
千
萬
小

心
，
否
則
給
牠
們
一
咬
就
死
，
以
後
魂
歸
天
國
不
必

吃
飯
，
入
棺
在
即
了
。

三
大
毒
蛇
之
中
，
﹁
過
樹
榕
﹂
啡
啡
黑
黑
外
形
，

普
遍
喜
在
林
間
榕
樹
、
影
樹
等
樹
頂
層
造
巢
生
活
，

甚
少
下
地
爬
行
，
故
稱
﹁
過
樹
﹂
；
﹁
金
腳
帶
﹂
喜

在
矮
樹
灌
木
與
地
洞
間
築
巢
，
蛇
身
一
節
金
黃
一
節

啡
黑
，
頗
為
恐
怖
，
此
種
蛇
游
走
樹
土
之
間
，
遇
襲

才
會
發
怒
咬
人
；
而
﹁
飯
鏟
頭
﹂
則
是
雜
色
扁
頭
圓

身
劇
毒
蛇
，
風
吹
草
動
便
衝
前
咬
人
，
毒
液
通
過
勾

齒
流
入
人
心
臟
，
失
救
者
三
、
四
小
時
而
亡
，
所
以

﹁
飯
鏟
頭
﹂
成
為
中
西
毒
蛇
之
代
表
。
此
三
種
蛇
在

粵
合
稱
三
蛇
，
對
補
氣
血
強
心
甚
有
效
益
，
不
過
三

蛇
同
買
，
並
不
便
宜
呢
。

秋風起三蛇肥
阿　杜

杜亦
有道

鳥
取
砂
丘
上
有
深
達
四
十
米
的
凹
地
、
也
有
高

達
五
十
米
的
丘
陵
，
有
被
強
風
吹
出
的
稱
為
﹁
風

紋
﹂
的
圖
案
，
也
有
沙
從
沙
丘
表
面
如
雪
崩
般
滑

落
下
來
的
沙
簾
，
這
些
壯
美
的
沙
丘
變
化
無
常
，

一
刻
不
停
。

雖
然
是
﹁
那
麼
陡
﹂、
﹁
那
麼
高
﹂，
但
既
已
來
到
鳥

取
砂
丘
，
可
不
能
就
此
放
棄
！
鼓
起
勇
氣
、
抖

精

神
，
以
四
十
五
度
大
步
大
步
踏
上
沙
丘
斜
坡
在
沙
上

走
，
每
一
步
腳
都
被
吸

，
想
走
得
快
也
不
行
。
但
想

不
到
，
不
需
十
分
鐘
時
間
，
便
爬
到
沙
丘
﹁
馬
背
﹂，
只

見
眼
前
豁
然
開
朗
，
一
大
片
海
洋
就
在
前
方
，
是
一
望

無
際
的
日
本
海
！

居
高
臨
下
，
看

海
浪
衝
擊
岸
邊
的
沙
灘
，
有
一
股

突
來
的
衝
勁
，
顧
不
得
﹁
陡
﹂、
顧
不
了
﹁
高
﹂，
以
七

十
五
度
的
陡
角
、
雙
腳
插
入
沙
坡
、
順

跌
勢
往
下
滑

走
，
一
瞬
間
便
滑
抵
沙
灘
，
還
高
興
得
像
小
孩
子
般
在

海
邊
玩
水
！

興
盡
回
頭
，
望

那
早
前
滑
下
的
陡
斜
沙
坡
，
一
點

兒
猶
疑
也
沒
有
了
。

下
得
來
，
當
然
也
上
得
去
！
頓
時
，
令
我
體
會
到
﹁
不
要
太
相

信
眼
睛
所
看
到
的
，
有
時
要
親
自
嘗
試
過
，
才
是
最
真
實
的
。
﹂

山
陰
之
旅
的
行
程
規
劃
期
間
，
一
度
想
放
棄
這
個
玩
沙
景
點
，

想
不
到
，
鳥
取
砂
丘
會
是
這
般
有
趣
！
據
說
，
這
裡
在
夏
季
從
沙

丘
頂
上
可
以
看
見
漂
浮
日
本
海
上

的
墨
魚
垂
釣
漁
船
的
漁
火
，
宛
如

夢
幻
；
冬
季
還
會
舉
行
﹁
鳥
取
砂

丘
幻
境
﹂
活
動
，
用
二
十
萬
個
彩

燈
裝
飾
沙
丘
周
邊
，
演
繹
浪
漫
。

遊
罷
鳥
取
砂
丘
，
重
看

使
河

原
宏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導
演
、
改
編

自
日
本
已
故
存
在
主
義
文
學
大
師

安
部
公
房
同
名
小
說
的
︽
砂
丘
之

女
︾，
看
到
男
主
角
不
停
要
爬
沙

逃
走
，
卻
沒
有
成
功
，
心
想
哪
有

這
樣
艱
難
？
是
他
潛
意
識
裡
根
本

不
想
成
功
吧
？

眼見不為實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
十
五
的
月
亮
十
六
圓
﹂
？
可

不
是
嗎
？
月
圓
月
缺
，
不
只
因
你

眼
中
所
看
到
的
景
象
，
還
包
括
當

時
你
的
心
境
情
緒
反
應
。
事
實

是
，
月
到
最
圓
時
正
是
缺
的
開
始
。
人

生
嘛
，
有
如
花
開
花
落
，
運
程
有
高
也

有
低
，
陰
晴
圓
缺
，
悲
歡
離
合
，
只
是

以
平
常
心
去
看
待
，
那
就
是
夜
夜
月

圓
。
若
能
﹁
燃
點
自
己
，
照
亮
別
人
﹂

誠
樂
事
也
！

今
年
的
八
月
十
五
中
秋
節
，
欣
逢
共

和
國
成
立
六
十
三
周
年
國
慶
節
，
香
港

兩
天
補
假
再
連
周
六
與
周
日
，
共
有
四

天
假
期
，
說
長
不
長
，
話
短
不
短
，
對

於
打
工
仔
女
來
說
，
總
算
是
快
樂
事
。

不
少
市
民
早
在
年
初
便
計
劃
趁
此
假
期

外
遊
去
。
金
秋
情
濃
，
秋
高
氣
爽
正
是

旅
遊
好
季
節
，
扶
老
攜
幼
合
家
度
假
其

樂
融
融
。
人
生
嘛
，
終
日
營
營
役
役
，

有
如
長
開
動
的
機
器
總
需
停
一
停
，
休

整
一
下
再
開
動
。
而
人
嘛
，
終
歸
是
有
生
命
的
，
更

需
要
休
養
生
息
，
勞
逸
結
合
。
而
旅
行
度
假
過
一
下

休
閒
生
活
，
追
求
﹁
花
好
月
圓
人
壽
﹂
的
夢
想
，
不

但
浪
漫
也
是
現
實
的
。

內
地
老
百
姓
也
在
享
受
﹁
十
一
黃
金
周
﹂
假
期
，

整
個
內
地
社
會
上
下
流
動
，
十
分
活
躍
。
旅
遊
業
其

實
對
推
動
經
濟
社
會
發
展
是
有
利
的
。
內
地
在
改
革

開
放
前
以
及
之
初
，
與
三
十
多
年
開
放
改
革
過
程
以

來
，
老
實
說
，
全
民
皆
享
受
到
旅
遊
業
發
達
推
動
經

濟
繁
榮
的
成
果
。
同
樣
在
香
港
，
回
歸
祖
國
十
五
年

以
來
，
國
家
不
斷
施
予
優
惠
政
策
，
在
旅
遊
業
方
面

最
大
恩
惠
當
然
是
﹁
自
由
行
﹂，
來
港
度
假
購
物
，

所
謂
﹁
吃
、
喝
、
玩
、
樂
﹂
全
方
位
受
惠
，
得
益
者

肯
定
是
老
闆
，
打
工
仔
亦
因
﹁
水
漲
船
高
﹂
而
提
高

生
活
質
素
，
提
高
就
業
機
會
。
在
香
港
幾
乎
是
全
民

就
業
亦
有
賴
﹁
自
由
行
﹂
開
放
。
問
題
是
，
﹁
一
個

銅
板
兩
面
看
﹂，
不
同
角
度
、
不
同
角
色
有
不
同
的

正
反
結
果
。
在
彈
丸
之
地
的
香
港
，
卻
也
因
﹁
僧
多

粥
少
﹂
而
刺
激
到
樓
價
和
人
工
的
急
速
高
升
，
通
貨

膨
脹
物
價
高
升
苦
了
貧
窮
百
姓
，
怨
聲
不
斷
，
影
響

政
府
施
政
不
在
話
下
，
同
樣
也
令
香
港
和
內
地
共
融

磨
合
受
到
挑
戰
。
社
會
穩
定
無
疑
也
受
挑
戰
。
面
對

不
確
定
因
素
眾
多
的
未
來
，
老
百
姓
智
慧
和
政
府
施

政
能
力
都
受
考
驗
。

「花好月圓人壽」
思　旋

思旋
天地

零
四
年
我
開
始
留
意
斯
里
蘭

卡
，
南
亞
海
嘯
使
這
個
位
於
印

度
南
部
，
形
如
一
滴
眼
淚
的
國

家
嚴
重
受
毀
，
人
們
流
離
失

所
。
記
得
當
年
某
慈
善
組
織
要
捐
一

輛
麵
包
車
，
方
便
接
載
傷
者
就
醫
，

但
他
們
拒
絕
了
，
直
接
要
求
，
捐
車

不
如
捐
錢
。
自
此
，
我
更
加
希
望
親

身
了
解
當
地
人
民
災
後
的
生
活
情

況
。事

隔
八
年
，
加
拿
大
世
界
宣
明
會
邀

請
我
到
斯
里
蘭
卡
一
轉
，
我
第
一
時
間

答
應
，
雖
然
不
是
到
海
邊
，
而
是
到
山

區
茶
園
，
我
也
非
常
樂
意
。

香
港
與
彼
邦
時
差
相
距
兩
個
半
小

時
，
沒
有
直
航
飛
機
，
要
在
新
加
坡
轉

機
。
到
達
時
已
是
深
夜
十
一
時
，
機
場

內
依
然
熱
鬧
，
候
機
室
內
四
處
見
到
用

手
吃
飯
盒
的
人
們
，
是
吃
夜
宵
嗎
？

翌
日
我
們
晨
早
趕
路
，
長
達
五
小
時

的
車
程
絕
不
苦
悶
，
因
為
我
們
竟
幸
運

地
跟

同
樣
往
山
區
進
發
的
小
卡
車
，

車
上
面
站
立
了
一
隻
大
笨
象
，
牠
四
平
八
穩
的
，

沒
有
安
全
帶
，
象
鼻
不
斷
拍
打
路
邊
樹
枝
，
煞
是

有
趣
，
不
過
山
路
崎
嶇
險
象
環
生
，
一
點
也
不
敢

睡
。到

達
茶
園
心
情
立
即
沉
重
，
我
會
首
先
探
訪
一

家
住
在
以
木
枝
和
黑
膠
布
搭
成
的
小
屋
的
五
位
小

姊
妹
，
兩
歲
至
十
二
歲
，
年
幼
妹
妹
一
直
緊
抱

那
個
已
舊
得
面
目
模
糊
的
膠
公
仔
，
室
內
黑
沉

沉
。
上
天
好
像
故
意
配
合
劇
情
似
的
，
下

傾
盆

大
雨
，
屋
內
屋
外
一
樣
濕
透
。
姊
姊
正
指
導
妹
妹

做
功
課
，
奇
怪
為
何
不
點
起
油
燈
照
亮
，
原
來
他

們
買
了
糧
食
再
無
金
錢
買
油
。

他
們
的
廚
房
只
有
三
塊
石
頭
一
個
煲
，
煲
裡
煮

半
煲
綠
色
的
東
西
，
其
實
我
一
直
都
想
知
道
貧

困
孩
童
平
日
吃
的
是
甚
麼
，
我
伸
手
去
取
一
點
品

嚐
，
攝
影
師
即
提
醒
我
：
﹁
淑
梅
姐
，
你
真
的
食

嗎
？
今
天
才
是
第
一
天
呀
！
﹂
我
明
白
，
但
我
每

次
參
加
拍
攝
愛
心
之
旅
，
我
都
抱

最
大
心
願
，

希
望
將
實
況
作
最
深
入
的
報
道
，
以
往
幾
次
我
都

沒
有
機
會
嘗
試
，
今
次
我
豈
能
放
過
，
到
底
那
些

食
物
是
怎
樣
的
味
道
？
在
斯
里
蘭
卡
茶
園
還
有
甚

麼
見
聞
？
下
星
期
再
續
。

斯里蘭卡茶園之行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時堰，范公堤以西的一顆水鄉明珠，里下河地
區的千年文明古鎮。它位於鹽城、南通、揚州3市
交界處，風清水秀、人傑地靈，清代著名水利學
家馮道立就誕生於此。
葡萄成熟的時節，應朋友之邀，我來到時堰作

客。來時堰，自然要拜謁馮道立故居。朋友祖上
與馮道立是世交，對馮道立比較熟悉，正好可以
為我當導遊。馮道立故居位於時堰鎮北堂巷2號，
這是一幢清乾隆年間建造的民居。磚木結構，大
門朝南，正廳為三開間，格扇門窗，古樸典雅，
佔地面積624平方米，為馮氏出生地和長期生活之
處。現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鹽城市愛國主義
教育基地。
走進正廳中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橫樑上掛的

「孝廉方正」匾額。這是清朝道光皇帝御賜的。
談起御賜的「孝廉方正」匾額，朋友告訴我其

中的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馮道立博學多才，是
清朝第一代留學博士，精通英、法、荷三國語
言，曾隨俗參加過試舉，得了個貢生，但他卻無
意於功名利祿，一心致力於水利研究，為千萬人
民造福。道光十一年，皇上詔他上朝見駕封官，
他以《淮揚治水圖說》未成和母病在床等原因，
辭不應詔。後來皇上恩賜「孝廉方正」，以示表
彰。
環顧四周，兩側廊柱上的一副對聯引起我的注

意，上聯為：繪郟檀之圖一卷中已饑已溺，下聯
為：熏陽城之化數千家毋訟毋囂。落款為魏源
贈。魏源是清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
比馮道立晚生12年，與道立先生同一個時代，兩
人相處甚篤。這副對聯是對馮道立在治水方面的

卓越才能以及勤學勵行的高尚品質，作了恰如其
分的評價。
時堰比起蘇北里下河地區的其它水鄉，地勢還

要低窪，素有「鍋底」之稱。逢洪水來臨，田地
家舍盡遭其淹，人民深受水患之害。馮道立從兒
時就目睹家鄉人民常遭洪災，家破人亡的慘景，
於是從青少年起就發奮研究前人的水利專著，領
悟前人治水的經驗教訓，同時又講究實際，不辭
勞苦，多次僱船至長江、淮河、廢黃河、白馬
湖、高寶湖、洪澤湖以及范公堤東廣大海濱地區
進行實地勘察，訪問當地農民、漁民、樵夫，總
結勞動人民在生產勞動中與洪水、海潮作鬥爭的
經驗，詳細記錄水利、水文資料，繪製了數以百
計的水利圖，付出極大的辛勞。
朋友說，他常聽馮氏後人談起道立先生當年出

外勘察水系的細節，有一次馮道立出外勘察淮河
等地水系，整整三年未歸，途中向洪澤湖的臨淮
口進發時，不意陡降暴雨，狂風把纜繩掙斷，船
被驚濤打沉，幸遇船夫奮力救起。而馮道立不辭
辛勞為民治水的事跡更是廣為流傳。清道光十五
年（公元1835年），天氣炎熱，東台等地河道乾涸
了幾個月，很多人都反對在這時疏浚鹽河，馮道
立堅持己見，請泰州鹽運判朱沆限令6天竣工，賞
賜從厚。時年他已年過半百，卻堅持在烈日下指
揮施工，一切井井有條。河挑好後，正逢大雨，
上河壩一啟，水從鹽河排出，農田無一受淹，船
隻往來，都稱方便。老百姓皆佩服馮道立有遠
見，辦事果斷而有魄力。實為治水奇才，「大禹
之風」也。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揚州府的
疏通海口工程、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洪澤湖

暴漲的啟壩洩洪工程等，官方都曾聘請馮道立擔
任「高參」，出謀劃策，大見成效。
信步走進故居東側的展覽館，我們看到陳列的

道立先生一生所著的40多部水利專著，總結了這
位水利奇才一生的治水經驗。其中最著名的是
《淮揚治水論》和《淮揚水利圖說》。蘇北里下河
地區地勢低窪，加之歷史上黃河奪淮，洪澤湖潰
決，致使洪澇災害不斷，歷代朝廷對里下河所處
的淮揚地帶的治水都十分重視。至清代，淮揚地
區的治水更是蘇北經濟開發的首要問題。在《淮
揚治水論》中，馮道立概括「治水之道，不出
『疏』、『暢』、『浚』、『束』四法」，深受朝廷器
重。解放後人民政府動員幾十萬民工，開挖的
「蘇北灌溉總渠」，也是參照此四法，一舉實現了
道立先生長堤束水入
海、永免洪澇的理想。
而《淮揚水利圖說》收
淮揚全圖、淮黃交匯入
海圖等八幅圖，系統科
學地提出了根治蘇北地
區、特別是里下河地區
水患的具體方案，很多
科學設想都具有極大的
實用價值。至今在我國
水利史上仍具有較高的
研究價值和學術地位。
從展覽館出來，我和

朋友一起登上了故居西
側院中的天文台。在這
座天文台上，馮道立當

年夜夜都用購自西洋的長圓筒狀望遠鏡、大羅盤
儀器觀察天象，記錄氣象資料，預測天氣變化，
預防水患發生。從有關史料得知，馮道立特別重
視對無月食現象的研究，經過多年觀察，他得出
無月食現象每隔一定的周期交替出現的結論，出
現一次間隔11年的無月食年必定相繼出現間隔7年
的無月食年，同樣如出現相隔7年的無月食年，繼
而必定出現相隔11年的無月食年，兩者合計相隔
均為18年，在無月食年裡發生的洪水，日食就成
為主導因素。馮道立的這一天文推斷，不但對當
時治水提供了科學的預測，而且為後人預防水患
提供了借鑒。以長江為例，1951年為無月食年，
長江發生了大洪水，繼後18年的1969，1987年亦
為無月食年，都出現了大水。由此也驗證了馮道
立的「無月食年」學說。
馮道立生於1782年，在人生的79個春秋裡，畢

其心血研究水利，鞠躬盡瘁治理水患，一心為民
造福，值得後人敬仰。臨別之時，我不由再回首
仰望甬道盡頭磚屏上馮道立的畫像，向這位清朝
的水利奇才致敬。

■
這
是
黃
天
石
的
﹁
鴛
蝴
派
﹂
作
品
。

作
者
提
供
圖
片

■
鳥
取
砂
丘
。

網
上
圖
片

拜謁道立故居

■馮道立故居。 網上圖片


